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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紹了聯合國設立世界手語日的背景與重要性，以及其對全球聾人社群的深遠

影響。接著，探討了台灣手語的歷史發展，並深入分析《國家語言發展法》如何支持和

推動台灣手語的地位提升與應用現況，以及該法如何進一步促進台灣手語的發展並保障

聾人的權益。最後，本文討論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台灣手語的未來發展方向，如何在國際

舞台上展現其潛力。 

引言 

  2017年，聯合國正式將每年9月23日定為「世界手語日」（International Day of Sign 

Languages），以支持和保障全球聾人群體的母語認同及多元文化。此舉措能引起各國政

府與其聾人社區及民間團體攜手合作，培育、推廣和認同國家手語，展現國家的文化活

力和語言多樣性。 

  根據「世界聾人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簡稱WFD）的資料顯示，全

球約有七千萬個聾人，並存在超過三百種手語，其中，台灣手語也是一部分。台灣手語

相對較為年輕，屬於日本手語家族的一員。隨著近年《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推動，台灣

手語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與關注。 

壹、聯合國世界手語日的誕生與意義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簡稱CRPD）是首項明確定義手語與口語具有同等地位的國際人權條約，對

全球手語的推廣及聾人族群權益的保障具有深遠的影響。這要歸功於「世界聾人聯盟」

在聯合國的不懈努力。 

  「世界聾人聯盟」成立於1951年9月23日，由一百三十五個國家的聾人協會組成，代

表了全球約七千萬聾人，其中也包括台灣的「中華民國聾人協會」（手語之家）。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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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聾人權益並促進手語的認同，世界聾人聯盟向聯合國提案設立「世界手語日」。該

提案由安提瓜（Antigua）與巴布達（Barbuda）駐聯合國的常駐代表提交，並獲得了九十

七個聯合國會員國的共同支持，最終於2017年12月9日以協商一致的方式通過。 

  近年來，手語的推廣及聾人權益的保障已成為國際上的顯學。然而，回顧歷史，手

語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手語曾在有形和無形之間遭受壓迫和迫害，1880年惡名昭著的

「米蘭會議」（The Milan Conference）即是一例。該次國際聾人教育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Education of Deaf）決議，聾校必須使用口語教學，完全禁止手語，導致

聾人教師失去工作，而聾校的手語教學也被口語教學取代。這一錯誤決定直至2010年，

國際聾人教育會議才在溫哥華會議上正式為1880年的決議道歉，並呼籲各國重視聾人的

溝通方式。然而，這百年來的錯誤政策已對聾人社群和手語發展造成嚴重影響。自1880

年米蘭會議的決議以來，口語教育成為聾教育的主流，多年來，各國手語擁護者在保障

聾人權益和保存手語方面皆面臨極大挑戰。 

  以美國為例，面對口語潮流對聾教育的影響，美國聾人領袖維迪茲（George 

Veditz）於1913年募資拍攝了首部美國手語影片，這一行動被視為極具遠見且富有歷史

意義。到196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史托克（William Stokoe）透過研究，確認手語與口語

一樣，是一門真正的語言，進一步改變了手語的地位。1988年，經過一連串的「現在就

要聾校長」抗議行動（Deaf President Now Movement），美國唯一的聾人大學—高立德

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終於迎來了首位聾人校長。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更是將聾人溝通權益放入法令中。 

  至今，世界各地慶祝聯合國世界手語日的活動，提高了國際間對聾人權益的重視和

對手語推廣的支持。這些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事件，不僅提升了世界對手語的認同，也

增強了人們對多元語言文化的共識，促進更多人了解手語，並保障聾人使用手語的權

利。 

貳、台灣手語的歷史與發展 

  台灣手語的發展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據時期，當時在南北兩地設立了盲聾學校，提供

綜合性的職業技能教育。英國長老教會的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牧師被視為台灣盲

聾教育的先驅。他於1891年在府城（台南）洪公祠創辦了訓瞽堂，這是一所私立盲人學

校，並於1915年增設了啞生部。到了日據時代，1922年該校再由日本政府接辦，正式成

立了「台南州立盲啞學校」，這便是今日台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的前身，同樣地，來自

日本的木村謹吾（Kimura Kingo）醫師於1917年在台北成立了「木村盲啞教育所」，該

校於1928年由日本政府接管，正式成為台北州立盲啞學校，為台北啟聰學校的前身。 

  因此，在日據時期，日本在台灣推動公共教育的同時，也建立了聾人教育體系。隨

著日本聾師來台，他們將日本手語教育帶入台灣，對台灣手語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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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如同口語語言有各地的方言一樣，台灣手語也有其區域差異：南部的台灣手語主要

受到大阪手語方言的影響，而北部則深受來自東京手語方言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

台灣手語逐漸在聾校和聾人社群中成為一種正式的語言。語言學研究顯示，台灣手語與

日本手語的詞彙相似度超過60％，並且具有相似的句法結構（Smith, 2005）。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曾經有一位聾人校長—林文勝先生。林文勝是一位台灣籍聾

人，曾在日本東京盲啞學校接受教育，並於日據時期來到台灣教書。二戰結束後，由於

師資短缺，他暫代校長職位，成為台北盲啞學校的首位聾人校長。林文勝在教學期間不

僅是聾人榜樣和教育家，還對台灣北部手語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公視手語新聞，

2017年），體現了聾人若能接受適性教育與引導，也能在社會上發揮所長。 

  進入1970年代，台灣的教育方法逐漸從台灣手語轉向重視口語華文（即口語聽覺

法）。雖然聾校允許使用一些手語，但多以文法手語的形式呈現。文法手語是一種人造

的溝通系統，將手語逐字打出，符合華文口語的語法結構。當聾童難以理解口語時，教

師會轉用文法手語。教育部更隨後出版了《常用手語辭典》，試圖標準化台灣手語，但

該辭典並未完全依循台灣手語的語法結構，而是將其語法塑造成符合更受重視的華語結

構。聾人社群對這本辭典不予支持，因為他們未能參與決策，且辭典中的手語多數並非

源自台灣手語，而是基於教學需求而發明的手語（Tai & Tsay, 2015）。 

  此外加上1990年的融合教育推行，聾童無論是在啟聰學校還是普通學校，教育政策

都以華語為主，許多家長因不了解台灣手語而對其感到質疑，一些學校甚至禁止使用手

語，這使得台灣手語的地位及傳承變得岌岌可危。然而，隨著聾生年齡增長，學校提供

的溝通方法顯得無效，畢業後，部分學生只能自行從聾人社群中學習使用台灣手語。 

  美國有語言學家史托克，無獨有偶，台灣則有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的戴浩一教

授。由戴教授領導的手語研究團隊，其中包括聾人領袖顧玉山先生，於2008年推出了

《台灣手語線上辭典》，目前版本收錄超過四千個手語詞彙（蔡素娟、戴浩一、劉世

凱、陳怡君，2022）。台灣手語在全國的聾人協會及社群中廣泛使用，政府也提供資金

培訓手語翻譯員，服務於社區的醫療、社會工作和刑事司法領域。 

參、《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建立與影響 

  《國家語言發展法》是中華民國為保障及推動各族群語言發展的法律，2007年2月2

日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首次提出， 2017年7月3日由文化部再次提出，當聾人社群在

公民會議中得知台灣手語被排除在《國家語言發展法》之外時，他們向行政院官員請求

將台灣手語納入其中，但遭到拒絕，顧玉山先生和其他盟友發起了多次抗議活動。在之

後的一場公民會議中，顧玉山先生邀請台灣手語語言學家及特殊教育專業人士一起來為

台灣手語的納入進行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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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團隊向官員展示了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作為證明，該公約認同並支持

使用手語來促進聾人社群的語言身份，在這些國際條款的支持下，台灣手語終於被納入

《國家語言發展法》，並在電視新聞和公共博物館中提供更多的台灣手語翻譯服務和字

幕。目前《國家語言發展法》賦予台灣手語與台灣其他語言相同的地位，並在公立學校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為聽人學生提供台灣手語課程作為附加語言。2019年《國家語

言發展法》的確立促進了台灣手語的傳承、復振和發展，提升其形象，並增進社會對台

灣手語的正面態度。 

肆、《國家語言發展法》對聾人社群的影響與挑戰 

  根據《國家語言發展法》，聽人學童可以選修台灣手語，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附加

選擇，擴展他們的語言經驗，甚至在他們長大後進入與聾人相關的職業；相較之下，

《國家語言發展法》對聾童手語學習的保障就不明顯；對於聾童而言，學習台灣手語是

關係到他們的語言關鍵期、視覺性學習、溝通與訊息傳達的重要因素，是其完整的語言

學習的必要條件，它為聾童提供了完整的語言輸入。但大多數聾童出生於聽人家庭，因

此家長較少有接觸手語的機會，通常會高度依賴聽力技術及口語聽力訓練。然而，即便

使用先進的聽力技術，對大多數聾人學習者來說，口語的全面發展仍然困難。因此，學

校的口語教學方法容易使聾人學習者被邊緣化，並在語言學習和學業成就上造成顯著差

距，影響長期的神經發展和語言發展。 

  儘管聾人社群在台灣社會中所佔的比例較少，加上聾童大多出生在聽人家庭，導致

台灣手語傳承不易，但其對聾人和重聽者群體的影響是關鍵的，台灣手語提供了完整的

視覺語言和教育途徑，有助於聾人成為社會上有生產力的一員。雖然《國家語言發展

法》將台灣手語納入，但在現實層面上，台灣手語並未在聾教育中被使用作為教學媒

介。因此，聾生在學術和職業課程的全面學習中可能會受到阻礙。設立雙語課程（台灣

手語／華文書面語）以支持聾生的學習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更多的學術研究及修訂法

律或許能填補這些缺口。 

  《國家語言發展法》還有一個缺口是它未能支持在公立學校中聘用以台灣手語為母

語的聾人教師。建議的支持方式可以是舉辦台灣聾人教師進修課程與安排相關配套措

施，例如聾師與學校行政的即時視訊管道或隨班協同老師，協助班級管理等。聾人協會

可以與台灣手語語言學家、教育專家合作，領導台灣手語教師的評估工作，以確認其在

台灣手語、語言教學策略和聾人文化知識方面的能力。 

  《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建立，讓台灣手語與世界潮流並進，期望通過多方討論與修

訂，促進對台灣手語的認同與支持，讓台灣手語有更多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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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台灣手語的未來發展與世界接軌 

  我們期待台灣手語的未來發展將朝向更廣泛的國際手語交流與合作，促進與全球手

語社群的連結，聾人有著特殊的成長文化，當他們看到同樣身為聾人的對方，總是有著

「似曾相識」的情感，例如筆者曾帶了美國及德國聾旅行者參與「來去總統府住一晚」

活動，並認識台灣的聾人朋友，過程中，即使來自不同國家，聾人與聾人總是相見歡，

分享不完的經驗。 

  隨著《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推動，台灣手語不僅在教育、媒體、公共服務等領域獲

得更多支持，也能夠在國際相關法令上擔任示範者的角色，並且在手語推廣和聾人權益

中扮演重要角色，提升手語在全球語言生態中的地位。 

結語 

  「聯合國世界手語日」提升了全球對手語的重視，推動手語的普及與認可，強調保

障聾人使用手語的權利，促進聾人平等參與社會。聯合國世界手語日促進多元語言文化

的理解與尊重，加強了社會的包容性。台灣手語身為一種正式語言，屬於世界語言之

一，身為世界村的子民，台灣聾人應與其他聾人一樣，享有語言平權及基本公民權利。

展現台灣的語言多樣性與多元文化活力，台灣聾人社群也能積極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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